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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關
雎
鳩
，
在
河
之
洲
，
窈
窕
淑
女
，
君
子
好
逑
﹂
是
《
詩
經
》
中
的
名

句
。
為
什
麼
幾
聲
鳥
的
鳴
叫
可
以
響
徹
千
古
呢
？
只
因
為
那
是
愛
的
呼
喚
。
孔
夫

子
曾
經
做
過
小
結
：
﹁《
詩
》
三
百
，
一
言
以
蔽
之
，
曰
﹃思
無
邪
﹄
。
﹂
可
見

，
他
老
人
家
決
不
是
個
迂
執
的
人
，
他
對
謳
歌
愛
情
這
件
事
持
着
十
分
肯
定
的
態

度
。

唐
朝
大
詩
人
李
白
寫
的
詩
豪
氣
干
雲
的
居
多
，
但
他
也
寫
兒
女
情
長
：
﹁妾

髮
初
覆
額
，
拍
花
門
前
劇
。
郎
騎
竹
馬
來
，
繞
床
弄
青
梅
。
﹂
這
首
叫
《
長
干
行

》
的
詩
就
給
後
人
留
下
了
一
個
從
兩
小
無
猜
到
情
深
意
篤
的
美
麗
故
事
。
如
今
有

電
視
劇
說
李
白
和
楊
玉
環
有
一
段
戀
愛
史
，
那
到
底
是
真
是
假
，

我
等
這
些
沒
學
問
的
人
不
清
楚
。
但
李
白
因
戀
愛
而
傷
腦
筋
應
當

是
真
的
，
不
然
，
他
怎
麼
能
寫
出
﹁長
相
思
，
摧
心
肝
﹂
來
呢
？

宋
詞
之
所
以
在
我
國
文
學
史
上
有
一
席
之
地
，
婉
約
詞
功
不

可
沒
。
柳
永
在
和
愛
人
分
別
後
感
嘆
：
﹁此
去
經
年
，
應
是
良
辰

好
景
虛
設
，
便
縱
有
千
種
風
情
，
更
與
何
人
說
？
﹂
此
情
此
景
，

引
起
了
多
少
讀
者
的
共
鳴
。

現
代
人
表
達
愛
，
除
了
玫
瑰
花
和
鑽
戒
，
還
有
鋪
天
蓋
地
的

流
行
歌
曲
。
有
的
簡
直
赤
裸
裸
：
﹁我
愛
你
，
我
愛
你
，
就
像
老

鼠
愛
大
米
。
﹂
有
的
則
令
人
莫
名
其
妙
：
﹁想
你
想
你
想
你
想
你

，
最
後
一
次
想
你
，
因
為
明
天
我
得
成
為
別
人
的
新
娘
。
﹂
（
唉

，
那
位
明
天
的
新
郎
真
倒
霉
。
）
不
敢
恭
維
，
這
樣
的
情
歌
，
恐

怕
不
是
贗
品
就
是
次
品
。
當
然
，
不
乏
真
情
的
歌
者
。
崔
健
的

《
一
無
所
有
》
因
其
坦
誠
而
引
起
轟
動
：
﹁我
曾
經
問
過
不
休

—
你
何
時
跟
我
走
？
可
你
總
是
笑
我

—

一
無
所
有
。
﹂
﹁告
訴
你
我
等
了
很
久
，
告

訴
你
我
最
後
的
要
求
。
我
要
抓
住
你
的
雙
手

，
你
這
就
跟
我
走
。
這
時
你
的
手
在
顫
抖
，

這
時
你
淚
在
流
。
莫
非
你
是
正
在
告
訴
我

—
你
愛
我
一
無
所
有
？
﹂
直
白
不
一
定
淺

薄
，
熱
烈
不
一
定
輕
浮
。
萌
生
愛
可
能
沒
有

什
麼
理
由
，
表
達
愛
就
不
能
一
點
也
不
講
道
理
。
年
輕
的
朋
友
，

你
準
備
好
了
嗎
？

最
難
忘
的
是
初
戀
，
那
是
淡
淡
的
青
春
純
純
的
愛
。
日
久
生

情
，
羞
澀
而
朦
朧
，
是
多
少
過
來
人
金
色
的
記
憶
。
《
同
桌
的
你

》
裡
有
一
連
串
的
發
問
：
誰
娶
了
多
愁
善
感
的
你
？
誰
安
慰
愛
哭

的
你
？
誰
把
你
的
長
髮
盤
起
？
誰
為
你
做
了
嫁
衣
？
誰
看
了
我
寫

給
你
的
信
？
誰
把
它
丟
在
風
裡
？
在
現
實
中
，
這
些
問
題
可
能
永

遠
只
存
在
於
發
問
人
的
心
裡
，
應
答
者
根
本
無
法
回
答
。
你
可
以

喟
嘆
真
是
陰
差
陽
錯
，
但
絕
不
荒
唐
。

愛
情
不
只
是
年
輕
人
的
專
利
，
歷
經
風
雨
的
人
，
仍
期
盼
能

見
到
彩
虹
。
《
濤
聲
依
舊
》
表
達
了
一
位
舊
戀
人
的
心
聲
：
﹁月

落
烏
啼
總
是
千
年
的
風
霜
，
濤
聲
依
舊
不
見
當
年
的
夜
晚
。
今
天

的
你
我
，
怎
樣
重
複
昨
天
的
故
事
？
這
一
張
舊
船
票
，
能
否
登
上

你
的
客
船
？
﹂
旁
聽
者
可
能
會
想
，
只
要
不
是
婚
外
情
，
也
真
該

祝
福
他
們
，
因
為
朝
霞
很
美
，
夕
陽
也
可
以
絢
麗
呀
。

一
前
一
後
的
蝴
蝶
，
在
花
叢
裡
從
西
飛
到
東
，
容
易
激
發
人
們
聯
想
，
但
寫

《
兩
隻
蝴
蝶
》
的
那
一
位
更
是
個
善
解
蝴
蝶
意
的
智
者
：
﹁親
愛
的
，
你
慢
慢
飛

，
小
心
前
面
帶
刺
的
玫
瑰
。
親
愛
的
，
你
張
張
嘴
，
風
中
花
香
會
讓
你
沉
醉
。
親

愛
的
，
你
跟
我
飛
，
穿
過
叢
林
去
看
小
溪
水
。
親
愛
的
，
來
跳
個
舞
，
愛
的
春
天

不
會
有
天
黑
。
﹂
﹁我
和
你
纏
纏
綿
綿
翩
翩
飛
，
飛
越
這
紅
塵
永
相
隨
。
待
到
秋

風
起
，
秋
葉
落
成
堆
，
能
陪
你
一
起
枯
萎
也
無
悔
。
﹂
聽
到
這
歌
，
九
泉
之
下
的

梁
山
伯
與
祝
英
台
，
會
有
何
感
想
？

在一家食堂，我曾
看到一幅對聯： 「食物
為人生至樂，餐桌乃幸
福天堂」，不禁莞爾。
一日三餐，各種紅白黃
綠黑的食品，讓人口舌

生津，大快朵頤，而且這幸福來得如此容
易，天天可以重溫，是何等的幸事！飯罷
鼓腹而去，或開始一天的生計，或來個小
睡，要不就窩在沙發裡懶洋洋地看電視。
這感覺，胃口好的人尤其覺得美妙。我輩
幸甚，生正逢時，國泰民安，且腰包鼓脹
，得以有錢有閒到處逛逛。先不說國內幾
大菜系，什麼川菜啦，粵菜啦，湘菜啦，
東北菜啦，全吃了個遍，西餐也未少問津
。在英國學習時，我住在當地一房東家裡
，吃了三個月的正宗西餐。百姓的家常飯
菜，沒有國內西餐店那麼花哨，但實在可
靠落胃。結果那些煙肉煎蛋，果醬麵包，
牛排烤魚，以各種面目出現的土豆，把我
三個月養胖了八斤。

遊覽新疆時，第一次接觸到 「民餐」
一詞，心裡直犯嘀咕，說這裡還有 「官餐
」不成？卻原來它是與 「漢餐」相對應的
。走到巴音布魯克草原，看到綠草地上的
美羊羊喜羊羊們，團友灰太狼的本性大發
，謀殺了兩隻羊，叮囑老闆以地道的手法

做了來吃。老闆按吩咐烤了全羊，做了手抓肉，串了羊肉
串，清燉了羊湯，配了皮牙孜，胡蘿蔔丁，再加上油囊，
天下至味畢矣！吃 「民餐」時，基本是清真口味，麵條寬
且有韌性，是加了牛奶和的麵。飯畢，來點哈密瓜或白蘭
瓜，七月裡它們正上市，多且便宜，其香繞指，可謂三日
不散。美味有時如清風明月一樣，人人得以親其芳澤。紅
塵中人，追求口腹之樂，原本無可厚非。問題是生活水準
高了，血脂血糖血壓也高了。有專家倡導 「健康飲食塔」
概念，說人體對食物的需求呈金字塔型，從塔底到塔尖分
別是穀類，蔬菜水果類，奶製品類，肉類和油脂。如果逆
行倒施，則會引起身體的造反與背叛。這樣看來，天天吃
肉竟不是什麼真正值得艷羨的事。環保人士更指出，為了
吃肉，人類正付出環境惡化的代價，少吃肉是在為拯救地
球做貢獻。

於是人們吃得更精更刁了。我有一朋友，麵包非某韓
國店買來的不吃，說那才是 「高檔食品」。對此語我相當
反感。食品養我活我，何來高檔低檔之分？勢利之心，切
莫玷污食物的清名！更有人以吃野生動物為榮，什麼穿山
甲、蛇、果子狸等，SARS之戰已經警示人們會自食其果
，但仍有多少人屢教不改啊。仔細想來，動植物大都無非
是由碳水化合物，纖維，蛋白質，脂肪，維生素等營養物
質構成，何必要去荼毒不該荼毒的，戕害不該戕害的！我
的另一個朋友，熱愛吃燕窩，說是特別滋補。我是大不以
為然的。把整隻燕子抓了來燉了吃，也就不到一斤肉，何
況燕窩不就是燕子的口水麼？

基督教徒在飯前，會進行禱告，感謝主賜以食物。我
非教徒，可非常贊同這一儀式。作為高等動物，我們的成
長，是以掠奪、殺戮動植物為基礎的，難道我們不該心存
感恩麼？

讓我們一起來感恩吧，感恩食物給了我們幸福的物質
基礎和精神基礎。多一份感恩之情，我們就會更善待糧食
，善待動植物，最終也就是善待我們人類自己。

最近，美國花旗銀
行解僱了黛伯拉莉．洛
倫扎娜小姐，只因為她
「太性感」，在男員工

眾多的辦公室裡 「過於
讓人分心」。洛倫扎娜

抱怨說，自己天天被挑三揀四，上司不是
指責她的裙子，就是說她的褲子，要麼就
是數落她的鞋。後來老闆乾脆開出一份清
單，羅列種種衣着打扮，說她穿這些令男
性同事和上司 「想入非非」，其中有緊貼
腿部曲線的直筒褲、緊身套裝和圓領網球
衫。

其實這事兒哪兒都有，不足為奇，老
闆的反應也太過分了，平心而論，大街上
比洛倫扎娜小姐穿得更裸露、更性感的多
得很，特別是入夏時分，可謂 「亂花漸欲
迷人眼」，你總沒權規定所有的女子都把
自己裹得嚴嚴實實，就像西亞的某些國度
的女性那樣吧。

在咱們這裡，這些年來思想觀念解放
得夠可以了，可是，如果誇一個女性漂亮
，人家會欣然接受，倘若說她性感，搞不

好她就會翻臉，性子急的一個大巴掌搧過來。前些時，
歌星宋祖英為了宣傳她在鳥巢演唱會上的歌帶，在新出
版的DVD封面上，以一身蕾絲低胸的吊帶小衫亮相，一
改昔日莊重、婉約的東方美女神韻，被媒體稱為 「也玩
起了性感牌」。一時間，輿論大嘩，宋祖英的性感成為
網上熱門話題，有一百多萬網友參加討論，而且居然是
反對者居多，一些網友發出感嘆： 「宋祖英玩性感是自
毀形象，東方美人之韻最珍貴！」也有網友善意地提醒
她： 「還是保持自己固有的氣質和美感，保住自己德藝
雙馨的好名聲，可別隨波逐流，迷失了自我。」

看來，在許多人眼裡，性感還不是個好東西，雖然
不是洪水猛獸，但也最好避而遠之，弄不好就會沾上一
身腥。記得三十年前，我買了一尊維納斯塑像，擺在集
體宿舍裡。不知誰告發，就有領導來 「串門」，語重心
長地提醒我，這個洋婆子穿衣服太少，太性感，恐怕不
符合國情，你要注意影響啊，別讓人家說你是資產階級
情調。我嚇得趕緊把塑像藏到櫃子裡，讓美麗的維納斯
多年不見天日。其實，那位領導也算不上有多保守，那
個時候很多人都是持同樣觀點的，當時，北京機場搞了
一個大型壁畫《潑水節》，也因為眾多人物着衣較少，
被認為較於性感，引起較大爭議，最後不得不拉起一道
布簾把壁畫檔了起來。在今天看來，當然是個笑話，可
那個時候就是主流輿論。

魯迅曾諷刺過 「性感」過敏症， 「一見短袖子，立
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體，立刻想到生殖器，立
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雜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國人
的想像惟在這一層能夠如此躍進。」這種人啥時候都有
，不足為奇，不能因此就限制大家穿短袖，露胳膊，誰
如果一看到異性裸露的肌膚就想入非非，那只能說明你
自己心理齷齪，不能怪罪人家性感，畢竟人不是禽獸，
除了 「頭頂星空」，我們還有 「心中道德」。

性感，是人類美好的東西。女性光潔的肌膚，優美
的線條，悅耳的腔調，男性發達的肌肉，粗獷的體型，
低沉的嗓音，都會帶來性感。而美好的性感，既會使自
己感到驕傲，也會使他人感到愉悅，對這種性感，願我
們大家多一些欣賞的眼光，少一些貪婪的奢想，多一些
讚美的聲音，少一些猥褻的意念。以使我們的生活更加
美好，更富於詩意。

二
○
一
○
年
五
月
，
美
國
《
時
代
》
周
刊
按
照
﹁對
頭
腦

、
對
身
體
和
心
靈
最
佳
﹂
三
大
範
疇
，
評
出
十
六
項
﹁亞
洲
之

最
﹂
，
歷
史
悠
久
的
北
京
鼓
樓
榜
上
有
名
。
另
外
上
榜
的
還
有

：
四
川
德
格
的
木
板
印
刷
術
、
香
港
國
泰
航
空
機
艙
娛
樂
系
統

、
上
海
﹁飛
躍
牌
﹂
運
動
鞋
，
雲
南
品
種
豐
富
的
食
用
菌
類
。

鼓
樓
位
於
北
京
中
軸
線
的
地
安
門
外
大
街
北
端
，
建
於
明

代
永
樂
十
八
年
（
一
四
二
○
年
）
，
清
嘉
慶
五
年
（
一
八
○
○

年
）
北
京
鼓
樓
重
建
，
是
明
清
兩
代
全
城
擊
鼓
報
時
之
處
。

雄
偉
的
鼓
樓
是
建
在
高
磚
台
上
的
一
座
殿
堂
式
建
築
，
台
基
高
達
四
米
，
台

上
有
五
間
重
檐
的
木
構
殿
樓
，
樓
高
四
十
六
米
，
東
西
長
約
五
十
六
米
，
南
北
寬

約
三
十
三
米
，
遠
遠
看
去
紅
牆
朱
欄
，
雕
樑
畫
棟
，
飛
檐
翼
角
。

清
代
規
定
鐘
鼓
樓
晝
夜
報
時
，
乾
隆
時
代
改
為
只
報
夜
裡
兩
個
更
時
，
由
二

個
更
夫
分
別
登
鐘
鼓
樓
，
先
擊
鼓
後
敲
鐘
，
二
更
到
五
更
只
撞
鐘
不
擊
鼓
，
以
免

影
響
大
家
睡
眠
，
到
了
天
亮
的
時
候
即
亮
更
只
敲
鼓
不
撞
鐘
，
擊
鼓
的
方
法
是
先

快
擊
十
八
響
，
再
慢
擊
十
八
響
，
共
擊
六
次
先
後
共
一
○
八
響
。
在
那
個
年
代
，

無
論
是
紫
禁
城
皇
宮
裡
貴
為
天
子
的
皇
帝
，
還
是
胡
同
裡
普
通
四
合
院
的
平
民
，

都
在
雄
渾
有
力
的
鐘
鼓
聲
裡
感
受
季
節
的
更
迭
，
感
嘆
時
光
在
身
邊
的
消
失
。

北
京
鼓
樓
作
為
歷
史
的
地
標
巍
然
屹
立
，
近
六
百
年
的
歷
史
讓
它
充
滿
了
歷

史
感
和
滄
桑
感
，
它
向
北
幾
公
里
就
是
最
具
有
現
代
感
的
﹁鳥
巢
﹂
和
國
家
奧
林

匹
克
公
園
，
向
東
不
遠
就
是
京
城
有
名
的
﹁南
鑼
鼓
巷
﹂
，
中
西
文
化
在
古
老
的

巷
子
裡
交
融
，
在
這
樣
背
景
下
，
讓
看
望
鼓
樓
的
每
一
個
遊
客
都
感
受
了
歷
史
和

文
化
美
學
的
薰
陶
，
看
到
了
中
國
歷
史
文
化
的
源
遠
流
長
，
身
心
得
到
放
鬆
心
靈

得
到
慰
藉
，
或
許
這
也
是
北
京
鼓
樓
被
美
國
《
時
代
》
周
刊
評
為
﹁亞
洲
之
最
﹂

和
﹁在
消
失
前
最
值
得
看
看
的
地
方
﹂
的
原
因
吧
。

麵條是一種非常古老的食物，
歷史淵遠流長，據說東漢年間已存
記載。經過無數的生活實踐，麵條
被翻製出無數花樣，到今天品種之
多已經蔚為大觀。

所有的麵條我都愛吃，最愛扁
豆燜麵。扁豆燜麵的做法很簡單。將新鮮飽滿的豆角
洗淨，掰成四至五厘米長的小段備用。選取肥瘦相間
的五花肉，燒熱炒鍋，放花生油少許，油熱後放入葱
薑蒜爆香，再放入豬肉小火煸炒。待肉熟，倒入豆角
和肉翻炒，加鹽、雞精、味精、醬油，好了，關火。
把菜湯倒出，用水稀釋，菜留在鍋裡，把備好的麵條

均勻攤在菜上，用稀釋後的菜湯澆遍麵條，蓋上鍋蓋
燜，先大火，後小火。

十分鐘後，揭開鍋蓋，倒入蒜泥，將菜和麵充分
攪拌，熱騰騰的肉香、菜香、麵香撲面而來，令人食
指大動。

老家河南有一家飯館叫 「海記燜麵」，名氣很大
，主打燜麵，附帶賣雞蛋湯、羊蹄和各種爽口涼菜。
因為物美價廉，三教九流都來光顧，因此生意十分興
隆，在市內連續開了好幾家分店。我去過一次，印象
很好。裝修樸實，桌椅簡陋卻十分整潔，餐桌上除了
常規調料：醬油、醋瓶和辣椒醬外，還有一小筐大蒜
，全是整頭的紫皮大蒜，脹鼓鼓的，透着一股豪氣。

環顧四周，西裝革履的上班族、不修邊幅的建築工人
、衣着入時的年輕姑娘都在毫無顧忌地大快朵頤，構
成一幅生動的市井圖畫。服務員很快送來我點的小份
燜麵，滿滿一盤，油光發亮，濃香撲鼻，扁豆燜得恰
到好處，五花肉味道香濃，麵條軟而不爛，再配上新
上市的大蒜，味道近乎完美！這是我吃過的最為酣暢
淋漓的一次燜麵。

單位食堂也曾供應過一次扁豆燜麵，居然做得不
壞，沒有大鍋飯的敷衍了事和偷工減料，我和山東同
事大喜過望，分別吃掉了兩大碗，意猶未盡。回到辦
公室，一個不愛吃麵條的同事正在愁眉苦臉地吃餅乾
。我和山東同事相視一笑：甲之蜜糖，乙之砒霜啊。

有着我國 「五大戲劇名家」之
譽的一代豫劇大師常香玉，上世紀
五十年代，正值盛年的她，在入黨
問題上因丈夫的 「歷史問題」而遭
遇到了嚴重挫折。然而，常香玉又
是幸運的。就在她因丈夫的 「歷史

問題」不能夠入黨而苦惱時，時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總書記、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熱情幫助了她，使她多年
的入黨夙願終成現實。

常香玉出生於一九二三年九月，河南鞏縣（今鞏義市
）人。她九歲學戲，十歲登台，十三歲主演六部《西廂》
，譽滿汴梁。在長期的戲劇演出中，她博採眾長，廣泛吸
收豫東調等各種豫劇唱腔，以及京劇、評劇、秦腔等劇種
的唱腔和表演藝術，開創了 「常派」真假混合聲演唱體系
，形成了豫劇的一支主要流派，被人們譽為 「豫劇皇后」
。她的唱腔字正腔圓，運氣酣暢，格調新穎，韻味淳厚，
以情帶聲，以聲繪情，多姿多彩，雅俗共賞。表演則剛健
清新、細膩大方。其代表劇目有《拷紅》、《白蛇傳》、
《花木蘭》、《戰洪州》、《大祭樁》等。老一輩黨和國
家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等都曾
觀看過常香玉的演出，既欣賞她的演技，又高度評價她的
藝德藝品。

常香玉是一位豫劇大師，更是一位愛國藝人。早在一
九五一年抗美援朝時，她就率領她的演出團隊不辭辛勞，
輾轉河南、湖北、湖南、廣東等地開展義演活動，半年時
間演了一百八十場戲。其間，每一場戲她都要親自登台，
都要擔綱主角。她雖是名演員，可一點兒架子都沒有，而
是和大夥兒一樣，坐硬座車，睡硬板床，吃極簡單的飯食
。就這樣克勤克儉，把義演收入一點點積攢起來，購買了

一架戰鬥機取名 「常香玉號」捐獻給赴朝作戰的 「最可愛
的人」。

一九五八年，常香玉定居鄭州。一貫追求進步的她，
曾多次向自己所在的黨組織遞交入黨申請書，表達強烈的
入黨願望。

可是好事多磨，她的入黨願望遲遲未能實現。原因是
她的丈夫陳憲章建國前曾做過國民黨陝西渭南縣的三青團
書記。儘管後來陳憲章脫離了該組織，並轉而資助中共地
下黨，但在當時左傾路線佔主導地位的歷史背景下，她丈
夫的 「歷史問題」就像橫亙在她入黨問題上的一條鴻溝，
使她無法逾越。

當時，曾有人勸常香玉與陳憲章 「劃清界限」，這樣
入黨問題才好解決。可是，重情重義的她卻怎麼也不願這
樣做。這是因為，幾十年來他們夫妻感情很好不說，在她
顛沛流離的演出生涯中，丈夫更是她的好幫手──曾當過
小學校長的陳憲章，有一定的文學素養和創作激情，曾為
常香玉寫過很多適合她演出的膾炙人口的劇本。她在台上
演出時，丈夫經常會坐在台下認真觀看，並把認為她需要
改進的動作、唱腔一一記下來，台下與她商榷，幫她分析
如何改進提高演出水準。在家庭生活方面，丈夫更是有責
任擔當的人，做家務、帶孩子、做飯，樣樣做得都叫她挑
不出毛病。此外，在數十年夫妻共同生活的歲月裡，不管
是常香玉義演救助窮人，還是抗美援朝義演捐飛機，無論
什麼時候，無論什麼事，她都離不開丈夫的支持和幫助。
對於這樣幾十年與她風雨同舟，相濡以沫的丈夫，她怎忍
心與之 「劃清界限」，她又怎能與之 「劃清界限」呢？

然 「吉人自有天相」，轉機終於來了。
一九五九年年底，鄧小平到河南視察工作，在與中共

河南省委領導談話時，鄧小平關切地詢問起常香玉的情況

。當聽說在河南豫劇院工作的常香玉入黨問題還沒有解決
時，他嚴肅地對省委領導說：常香玉是在我國最困難的時
候做出過重大貢獻的人。她的入黨問題如果在河南不好解
決，就讓我做她的入黨介紹人，由中央直接解決好啦。如
此 「激將法」靈驗得很，一九六○年五月常香玉便站在了
黨旗下，舉手宣誓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入黨後的常香玉更加勤勉地工作，除正常演出外，她
還和丈夫一起做戲劇研究和教書育人工作，努力在演技、
思想、作風等方面搞好對青年演員的 「傳幫帶」。同時，
她還在演藝界率先叫響 「戲比天大」的口號，彰顯了她一
貫重視並恪守的職業道德。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已八十高齡的她還以抱病之軀到北京奧運會場館的建築工
地，參加慰問河南民工的公益演出。

二○○四年六月一日，常香玉走完了她的 「藝術人生
」。僅過了一個月，國務院便追授她為 「人民藝術家」榮
譽稱號，並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了隆重的追授儀式。

在
山
東
省
德
州
市
北
郊
有
一
處
普
通
的
村
落
，
五
百
年
來
，
這
個
普
通
的
村
落
始

終
被
菲
律
賓
和
東
南
亞
許
多
國
家
關
注
着
，
這
個
村
落
叫
北
營
村
，
是
蘇
祿
國
（
今
菲

律
賓
蘇
祿
群
島
）
國
王
的
墓
葬
和
他
的
後
裔
世
居
之
地
。
幾
百
年
來
，
菲
律
賓
始
終
沒

有
間
斷
派
遣
使
者
前
來
祭
奠
先
祖
，
明
清
兩
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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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直
撥
款
維
護
修
繕
，
當
年
國
王
後

裔
們
也
始
終
與
當
地
百
姓
和
諧
相
處
，
融
為
一
家
。

一
四
一
七
年
九
月
十
三
日
，
蘇
祿
王
在
訪
問
明
朝
都
城
北
京
回
國
的
路
上
病
逝
於

德
州
，
迄
今
已
近
六
百
年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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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菲
兩
國
人
民
友
誼
源
遠
根
深
，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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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便
舟
楫
相

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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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記
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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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和
文
化
交
往
有
一
千
多
年
歷
史
，
兩
國
人
民
結
下
了
親
戚
般
的

情
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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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我
國
的
明
朝
，
是
中
菲
兩
國
關
係
史
上
往
來
最
為
頻
繁
的
時
期
，
呂
宋
島
和

呂
宋
國
和
蘇
祿
群
島
的
蘇
祿
國
，
已
經
與
中
國
直
接
建
交
，
友
好
使
節
往
返
不
斷
。
古

蘇
祿
國
是
現
今
菲
律
賓
的
一
部
分
，
包
括
蘇
祿
省
，
位
於
菲
律
賓
西
南
部
。

明
朝
永
樂
年
間
，
明
成
祖
朱
棣
遵
明
太
祖
遺
訓
，
遣
使
出
訪
南
洋
十
五
國
。
蘇
祿

國
王
決
定
親
自
來
中
國
拜
見
朱
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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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
祿
使
團
到
中
國
後
，
由
總
兵
太
監
鄭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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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北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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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團
到
北
京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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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成
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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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
宮
款
待
蘇
祿
國
王
一
行
，
並
在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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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上
各
顯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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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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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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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
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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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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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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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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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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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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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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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被
就

地
正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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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珍
珠
也
奉
還
蘇
祿
國
王
。

蘇
祿
使
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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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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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二
十
七
天
，
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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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人
民
的
深
厚

情
誼
回
國
。
回
國
時
明
廷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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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
厚
禮
品
，
還
派
遣
官
員
護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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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們
沿
京
杭
大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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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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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
蘇
祿
國
王
不
幸
病
倒
，
明

成
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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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醫
火
速
前
往
診
治
。
但
終
因
病
重
不
治
，
逝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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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州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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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照
明
代
諸
侯
王
陵
墓
規
格
，
明
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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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蘇
祿
王
墓
，
明

成
祖
親
自
撰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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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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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照
中
國
的
習
慣
，
冊
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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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子

麻
都
合
為
蘇
祿
國
新
東
王
，
讓
其
次
子
、
三
子
和
王
妃
、
隨
從
等

十
餘
人
留
德
州
守
墓
三
年
。
對
守
墓
的
王
室
家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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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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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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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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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供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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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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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
鈔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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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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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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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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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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頃
三
十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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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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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更
好

地
護
墓
，
明
政
府
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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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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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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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當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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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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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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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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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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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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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好
相
處
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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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動
人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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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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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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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六
戶
，
一
百
二
十
人
左
右
；
溫
氏
八
戶
，
四
十
人
左
右
。
民
國
初

年
運
河
大
水
，
一
場
洪
災
，
全
村
僅
剩
下
三
間
房
子
，
溫
安
後
裔
和
當
地
村
民
，
紛
紛

逃
離
，
流
落
他
鄉
。
現
在
全
國
各
地
的
王
室
後
裔
究
竟
有
多
少
人
已
經
無
法
確
切
統
計

，
他
們
早
已
經
與
華
夏
民
族
融
為
一
體
而
生
生
不
息
。

陵
墓
的
南
面
，
是
當
年
修
建
的
清
真
寺
。
寺
院
門
樓
上
還
有
幾
處
遺
留
着
貼
紙
的

痕
跡
，
那
是
菲
律
賓
來
拍
電
影
時
用
的
。
菲
律
賓
演
員
來
到
蘇
祿
王
墓
前
時
，
在
方
圓

十
幾
米
、
高
四
五
米
、
修
有
水
泥
基
牆
的
陵
墓
前
實
景
拍
攝
，
無
不
動
情
。
北
營
村
民

信
奉
伊
斯
蘭
教
，
每
逢
周
五
就
齊
聚
寺
內
做
禮
拜
。
北
營
村
的
﹁王
室
後
裔
﹂
們
勤
奮

敦
厚
，
有
不
少
人
在
許
多
領
域
都
卓
有
建
樹
。
這
些
年
來
，
不
僅
僅
菲
律
賓
的
各
界
人

士
經
常
來
這
裡
訪
問
，
他
們
也
多
次
派
代
表
去
菲
律
賓
參
觀
訪
問
祖
國
，
為
兩
國
的
睦

鄰
友
好
做
出
了
自
己
的
貢
獻
。

關關雎鳩 言止善北
京
鼓
樓

宋
步
明

感
恩
食
物

李
愛
軍

鄧小平與常香玉 劉開生

扁
豆
燜
麵

劉
曉
冰

中國唯一的外國王墓
魯先聖

﹁性
感
﹂無
罪

陳
魯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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繡
球
花

（
攝
影
）
藍
乃
才

常
香
玉


